
2008年12月18日 星期四 主编 王绍禹 编辑 范光华 校对 大利 版式 陶莎

代言意大利城市
12月11日晚上9时，成都玉林西路的小酒

馆。这次杨二车娜姆头上没戴花儿。
“我前不久刚从意大利回来。我太喜欢那

里了，尤其是意大利南部，风景美得没法说。”她
告诉记者，因为自己担任了意大利庞贝古城的
形象代言人，所以每次去那里都会受到市长的
特别招待。

“我的一个读者是爱尔兰人，她老公在庞贝
做酒店旅游。那个读者非常喜欢我，就让他老
公邀请我去庞贝玩，还带我去见市长，结果市长
一见我就说：你很适合做我们的形象代言人！”

市长告诉杨二车娜姆，去庞贝古城游玩的
亚洲人以日本人和韩国人居多，而他们非常渴
望打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

想去萨科齐家看看
“就是去年年底在意大利的时候，《共和

报》的记者来采访我，我开玩笑说要向萨科
齐求婚——那会儿他还没和卡拉·布吕尼约
会。我跟你说，国外的人都很重视幽默感，开这
样的玩笑很正常的。”

现在，她依然不后悔自己说了这些。“我一
个法国朋友看到报道后，说可以带我去见萨科

齐。不过我现在已经不想见他了。”
说完这句话她想了想，改口道：“如果他邀

请我，我还是愿意去（见面），不是看他这个人，
是看看他住的房子装修得怎么样，有多少古
董。”她很认真地说：“虽然那么多人骂我不要
脸，骂我痴人说梦，但Who knows？（谁知道呢），
一切皆有可能。”

蹭富人朋友吃喝
很多人对杨二车娜姆的好奇集中在这个问

题上：这个女人好像从来没什么固定工作，
还在泸沽湖经营着一家兼做旅店的博物
馆，开销不小，她的收入主要从哪里来？“主
要是靠我的书在海外的版税，国内的盗版
太多。这是最稳定的收入，可以让我衣食
无忧地过一辈子。”

但这仅仅是衣食无忧，远不足以让她享受
到她在书里或访谈中提到的相当奢侈的生活方
式：住豪华酒店、穿名牌时装、吃龙虾和鱼子酱、
坐着雪白的私人游艇出海……这些生活多半是
她跟着富人们一起过的。

“苹果公司的CEO史蒂夫·乔布斯，还有甲
骨文公司的老板埃里森，他们和他们的太太都
是我的好朋友。我去美国的时候经常住他们

家，吃他们的，喝他们的。反正他们有的是钱，
也欢迎我去帮他们消费，何乐而不为呢？”她瞪
大眼睛，带着几分得意地笑，表情非常坦荡。

世界各地认干妈
比朋友更牢靠的关系就是亲戚了。尽管杨

二车娜姆的亲人们都生活在泸沽湖畔，没有一
个人比她更富，但她有一个奇招：认干妈。“我有
十几个干妈，美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北欧
的、巴西的、爱尔兰的……个个都是家境超好，
个个都特别疼我，觉得我特别不容易，什么都愿
意为我做。”

她举了个例子，提到了一个生活在上海、某
跨国企业总裁的夫人。“我不在上海的时候，那
个干妈会亲自去我家里给我收拾房间，去机场
接我的时候她会帮我提行李箱。”

“你已经生活得这么滋润了，她们为什么还
觉得你不容易？她们因为你的什么特点，会这
么疼你？”杨二车娜姆想了想说：“因为她们觉
得，我在帮她们过她们想要却不敢选择的生
活。她们必须被束缚，才能拥有现在的富贵体
面，但她们心底深处，都渴望像我一样去生活、
去大胆体验，甚至受伤害、跌倒，再爬起来。看
着我，她们觉得喜悦。”

除此之外，杨二车娜姆还经常在国外演
讲。这在国外可是很赚钱的行当。

领证的婚姻只有一次
杨二车娜姆声称自己是“女生男心”。她对

男人的态度，类似于男人对女人的态度。只是
她毕竟身为女人，所以人们看到的只能是一个
风骚的杨二车娜姆。

她也只能坚持澄清：“我不是同时有好多个
男朋友。我的圈子里同性恋占了一多半，男的
女的都有。”

为什么这样？“因为我对同性恋的态度很宽
容，从不排斥他们，他们自然喜欢我和他们在一
起。”另外，她还强调自己只结过一次婚，而且不

是和那个大家最为熟知的挪威外交官石丹梧，
而是和一个美国记者。“我和石丹梧没有办过正
式的结婚手续，只是同居3年以上算事实婚姻，
我们 2002年分了手。我到现在为止唯一一次
办手续结婚，是和那个外号叫‘鹌鹑蛋’的美国
ABC电视台记者，以前说过的。”

不过嫁给“鹌鹑蛋”纯属意外：1991 年，他
们有一次单独待在酒店房间里，被有关部门
检查的人发现，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得不给个
说法，于是“鹌鹑蛋”和她结了婚，把她带到
了美国。两个多月后，“鹌鹑蛋”拿出一张美
国地图，对杨二车娜姆说：“娜姆你看，这是
美国，你想去哪里都可以。”就这样，杨二车
娜姆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次婚姻，开始了在这
片陌生国度上的冒险，以及从那以后直到现

在的各种故事。

“我真的不是凡胎”
她承认自己长得不好看，没什么家庭背景，

心眼少、胆子大。有过太多次被人骗的经
历，但更多是被人喜欢和善待。“你们别骂
我夸口，我的内心世界很丰富，我真的不是
凡胎，我是个最自尊、最勤奋、最顾家、最孝
顺、最好的女人。”她说自己小时候很安静，
是一个很寂寞的女孩。“别的小伙伴都在满
山跑的时候，我就在想：大雁从哪里飞来的
呢？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当时就知道
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杨二车娜姆把自己比作“五星级吉普赛
人”，以此区别杰克·克鲁亚克所代表的美国上
世纪60年代“垮掉一代”永远在路上的生活。

“他们太颓废了，坐着大破车，吃几个汉堡，
还吸毒。我可比他们活得阳光、香艳多了。”但
她说自己绝对是能吃苦的，“当年离开我的挪威
王子，回到泸沽湖是我最苦的时候，什么都没
有，但我就能在那里待上两年。我对自己说：到
底能有多苦？我就要看看还能有多苦？我都受
得了。” 据《成都商报》

杨二车娜姆讲述如何混迹富豪圈
生活在富豪的圈子里，

享用着最奢华的生活，却自
比吉普赛人。国人唾弃她，
洋人追捧她。杨二车娜姆对
此处之泰然：“虽然那么多人
骂我不要脸，骂我痴人说梦，
但 Who knows？ 一 切 皆 有
可能。”


